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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邵武城西，有一座山，两个名字：登高山与
熙春山。它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一部承载千
年历史与文化的厚重典籍。

从西门北行百余步，一座灰瓦朱柱的牌楼矗
立眼前。上方悬一由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
题写的“熙春园”横额，三字大方豪迈，为胜境锦
上添花。熙春山海拔虽仅二百六十五米，却有

“樵川第一峰”之称。这并非因其高，而是因山上
名木参天，更因那源远流长的人文底蕴。

一个惠风和畅的早晨，我穿过牌楼步入园
中。一片白玉兰树格外醒目，树冠堆雪团云，如
立于空中的画卷。石板路东为“园中园”，西为

“熙春山”。“园中园”中央是一方荷花池，四周分
布着桂花厅、春舫、观鱼亭等建筑。白玉兰倒映
池中，随风漾动，美不胜收。若到深秋，山上浅
黄、深黄、浅红、深红的树叶倒映水中，恰如一幅
色彩绚丽的油画。步道北面，李纲雕像昂然耸
立，沧浪阁临溪兀立。

拾阶而上，台阶上方照壁正中书“熙春山”三
个大字，笔力遒劲，乃书法大家沙孟海所题。

沿蜿蜒石阶上行往松轩阁。石阶两侧枫香、
香樟遮天蔽日，叶片在风中筛落细碎光斑，在石
板上织就流动的锦缎。“松轩”二字为李硕卿所
题。此处因大片松树环绕得名，松枝摇曳，松涛
阵阵，如大自然演奏的乐章。置身其中，听松品
茗，可暂忘尘世喧嚣，尽享山林之乐。

登上峰巅，六虚高啸亭便在眼前。“六虚高
啸”匾额出自陆俨少之手，古拙奇趣。站在亭中
凭栏远眺，富屯溪如一条玉带蜿蜒，城区风貌尽

收眼底。“六虚”之名，或源于古代养生吐纳之法
的“六字诀”。在这高山之巅，吐故纳新，放声长
啸，尽显与天地对话的豪迈。

从六虚高啸亭往北下行，来到半山腰的熙春
台。清晨站在此处，可赏红日初升。北宋知军张
师忠首建此台，后历经扩建，承载了多少古人的
登临之兴。南宋戴复古、王埜、严羽曾在此吟咏，
戴复古留下“千山表里重围过，一水中间自在流”
的千古名句。熙春山，正是因这座熙春台而得
名。

六虚高啸亭向西，是一条砌于山脊的石
径。庄重古朴的越王台掩映在新叶初萌的鸡
爪槭间，两侧的翁仲形神兼备。越王台原址在
水北越王村，是汉闽越王余善的狩猎地，前些
年移址于此。张爱萍将军题写的“越王台”匾
额，草书笔力雄健。登台眺望，仿佛能穿越时
空，看见当年闽越王的英姿与将士的威武。这
里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邵武人对古代辉煌
的铭记。

离越王台不远，便是风雨亭。“风雨亭”三字
由朱以撒书写，字体隽永。这座亭子历经风雨洗
礼，静静伫立，为过往行人遮风挡雨，宛如一位默
默守护的老者。亭子东侧是一片桂花林，每至秋
日，金桂盛开，清芳四溢。坐于亭中，清香沁人心
脾；走进林中，花朵簌簌落于发间，令人满心惬
意。

继续前行，能看到省委旧址纪念碑，由叶飞
题写。碑身庄重肃穆，让人对革命先辈肃然起
敬，他们留下的奋斗足迹，是邵武历史中浓墨重

彩的一笔。
行走在山脊石径间，山坡沟壑松杉挺拔，绿

意盎然；石径旁，杜鹃、山茶、广玉兰、樱花点缀其
间。绽放的鲜花将山脊装点得绚烂多彩。一路
上，蝶舞鸟鸣，热烈与清幽在此融合。

最后来到醒翁亭。“醒翁亭”匾额为高清所
书，雄强豪放。明弘治十二年，知府夏英始建此
亭。亭前有牌坊，匾额书“与民同乐”。“醒翁亭”
得名于夏英“饮酒不醉”的自律，喻含其“寄情山
水而心系民生”的为官之道。这与欧阳修“醉翁”
精神相通：醉者超然物外，醒者济世务实。百姓
铭记的清廉丰碑。

自北宋将邵武城迁至今址，已历千载。城
墙曾筑于熙春山之上，文人墨客自此开始吟咏
它。志书记载，历代吟咏熙春山与西塔山的诗
文多达四十四首（篇），诗人二十八位。清代龚
正谦的一副对联，更是写尽了这两座山的形
神。上联：“放开眼孔，看晓日才上，夜月正圆，
山雨欲来，溪云初起”；下联：“洗净耳根，听林鸟
争啼，寺钟答响，渔歌唱晚，牧笛催归。”四十二
字尽揽山水神韵，动静交织，遂成全国名胜名
联。

这座山是邵武的肺叶，以绿意过滤尘嚣；亦
是城市的记忆芯片，存储着从战国箭镞到现代文
明的图层。严羽诗中“清泉白石皆吾友”的意境，
在机械轰鸣的时代依然鲜活。当你在青石阶上
坐下，听松涛与市声在耳畔和解，便懂得了熙春
山真正的神韵：它从不远离红尘，只以草木的慈
悲，为奔忙的灵魂留一处吐纳的缝隙。

蹬踏熙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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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夏雨，从傍晚一直下到天亮。雨水洗尽尘埃，空气中也带着
沁人心脾的微凉。漫步闲行，目光被院墙内的一株枇杷树吸引。

枇杷树冠枝叶层层舒展，像撑开一柄青绿大伞，浓密繁翠的叶
片，在雨后晨光里鲜亮欲滴，满眼皆是生机勃勃的绿意。整株枇杷树
静静伫立在僻静角落，安然沐着晨风。

抬眼凝望枝头，枇杷缀满枝丫，果实一窝挨着一窝，紧紧簇拥在
一起，圆润饱满，果形匀称周正。眼下树上大半果子依旧裹着青涩外
衣，少量果实褪去青碧，慢慢晕染出浅浅嫩黄，处在将熟未熟之间。
淡淡的清甜果香已然悄然弥漫开来，让我驻足流连，满心期盼早日果
香满枝。

昨夜残留的雨珠簌簌滚落，清润气息扑面而来。望着眼前这一
树待熟佳果，悠悠乡愁悄然涌上心头，思绪不由自主飘回到故乡。

那些年，我居住在乡间时，老家庭院之中栽有两棵长势好的枇杷
树。枝繁叶茂，年年果实盈枝，母亲总会挑那些成熟的枇杷果，放在
篮子中，等着我回家品尝。自家院里结出的枇杷，带着田野乡间独有
的天然风味，酸甜交融，略带一丝清浅涩意，果肉厚实饱满，口感朴实
纯粹，是年少时光里最难忘的乡间滋味。

父母去世后，便再没有吃到老家的枇杷。平日里嘴馋念想一口
清甜，只能走进超市挑选售卖鲜果，或是线上网购外地运来的枇杷果
品。外地枇杷纵然个头硕大、品相精致好看，细细品尝之下，总觉得
滋味单薄，少了老家独有的醇厚鲜香，终究吃不出记忆里那份纯粹的
欢喜。

这一处院中的枇杷树地处偏僻，平日里少有路人留意。无人攀
折惊扰，它便顺着时节自在生长。想来不需几个晴天暖风滋养，满树
青果便会尽数染金。

枇杷素来是人间佳果，果肉清甜可口，树姿雅致，叶形秀美，形色
兼具雅致风韵，自古便深受文人雅士喜爱，屡屡入诗入画，成为寄托
心绪的经典草木。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下“深山老去惜年华，况对东
溪野枇杷”，借一树枇杷感慨流年岁月，叹惜时光匆匆。宋代杨蟠亦
有诗句吟咏枇杷风物，盼鲜果成熟，重拾春日闲情雅趣。

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更是对枇杷赞誉有加，直言枇杷株形
叶片皆惹人喜爱，成熟之后色如鎏金，滋味绝美动人。枇杷四季常
青，枝叶蓊郁繁茂，历经寒霜依旧苍翠不改，品性堪比松竹，自带清雅
坚贞之气。待到硕果成熟，满树金丸藏于碧叶之间，景致雅致动人。
近现代诸多书画名家，如齐白石、吴昌硕、赵之谦等人，都偏爱挥毫绘
枇杷，以一树青黄佳果寄托心中恬淡心境与高远志趣。

世间万物皆有时序，草木生长自有规律，就如这满树枇杷，从青
涩懵懂，慢慢沉淀养分，缓缓走向金黄成熟，急不得，催不得。人生亦
是如此，不必急于求成，不必执念圆满，沉下心来静待时光，默默积攒
力量，终会褪去青涩，收获属于自己的甘甜与圆满。

一场夜雨润草木，一树枇杷寄乡愁。寻常巷陌间的一树鲜果，藏
着平淡日常里的清雅闲趣，一缕淡淡果香，牵动心底最深的故土情
思。风雨流年，草木有情，一树青黄枇杷，藏尽人间烟火暖意，也藏着
一生割舍不下的故乡温情。

雨落枇杷青渐黄
□张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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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在山坳里的一颗明珠
青瓦黄墙是先祖的底色
悬于檐角的花纹，缀着文艺的注脚
被岁月磨亮的青石板
刻着唐朝的时光
篱笆墙编织村里的人文关怀
一列列码得齐整的木柴
点燃人间烟火，不变的图腾
听风读雨，围炉煮茶
茶烟中透着明媚
裹着半院的安详
琳琅满目的商铺藏着旧时光
每个精致都是生活的寻常
门前空地新立的亭台
映着鸡犬相闻的清晨
听三餐四季的私语
伴茶余饭后的舒展
看孩童追光逐浪

古村
□吴衍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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